
附录二 合浦廉政文化文献选编

○汉
珠还合浦（节选）

[1]

谢承

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而海出珠宝，宰守贪求不知极，珠遂渐徙于交趾。行旅不

至，民皆饥死。尝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不逾岁而珠还。

珠还合浦（节选）
[2]

范晔

（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

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

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

称为神明。

○晋
宽合浦珠禁疏（节选）

陶璜

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

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

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

○唐
投珠于泉（一作沉珠于渊）

独孤绶

至道归淳朴，明珠被弃捐。

天真来照乘，成性却沈泉。

不是灵蛇吐，非缘合浦还。

岸傍随月落，波底共星悬。

致远终无胫，怀贪遂息肩。

欲知恭俭德，所宝在惟贤。



珠还合浦

邓陟

至宝含冲粹，清虚映浦湾。

素辉明荡漾，圆彩色玢㻞。

昔逐诸侯去，今随太守还。

影摇波里月，光动水中山。

鱼目徒相比，骊龙乍可攀。

愿将车饰用，长得耀君颜。

赋得水怀珠

莫宣卿

长川含媚色，波底孕灵珠。

素魄生蓣末，圆规照水隅。

沦涟冰彩动，荡漾瑞光铺。

迥夜星同贯，清秋岸不枯。

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躯。

合浦当还日，恩威信已敷。

○宋
题廉州孟太守祠堂

[3]

陶弼

昔时孟太守，忠信行海隅。

不贼蚌蛤胎，水底多还珠。

海角亭

陶弼

骑马客来惊路断，泛舟民去喜帆轻。

虽然地远今无益，争奈珠还古有名。

寄题还珠亭

陶弼

合浦珠还旧有亭，史君方似古人清
[4]
。

沙中蚌蛤胎常满，潭底蛟龙睡不惊。



追和戊寅岁上元

苏轼

春鸿社燕巧相违，白鹤峰头白板扉。

石建方欣洗牏厕，姜庞不解叹蟏蝛。

一龛京中嗟春梦，万炬钱塘忆夜归。

合浦卖珠无复有，当年笑我泣牛衣。

题冯通直明月湖诗后

苏轼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冯新作语尤殊。

呼儿净洗涵星砚，为子赓歌堕月湖。

闻道牂江空抱珥，年来合浦自还珠。

请君多酿莲花酒，准拟王乔下履凫。

海康书事十首（节选）

秦观

其十

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

试问池边蜑，云今累年闲。

岂无明月珍，转徙溟渤间。

何关二千石，时至自当还。

○元
送顾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

潘纯

合浦明珠久不还，使君风采动群蛮。

鲛人把臂来城里，荔子堆红出坐间。

江映蕉花鹦鹉绿，雨昏榕树鹧鸪斑。

昔年骏马经行处，父老那知得重攀。



重建海角亭记

范梈

钦、廉僻在百粤，距中国万里而远，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有

亭在城西南隅，昔人以是名之，岁远代易，废已久矣。延祐三年秋，余使过郡，访其地，

得于荒芜乱水之间，欲复之未能也。属之郡吏，曰诺。明年，来告成，请记之。夫土木之

靡，工人之用，虽未获谂，至于云霞之映带，岛渚之出没，梦寐所历，犹见其处，亦殊方

之胜概也。然廉为侯邦，亭有地胜，居是者虽拥高爵厚禄，亦往往有悲愤无聊之感者。何

也？盖常因是而忆之，地里僻远，复加瘴疠，自古以来，非谪徙流离之士鲜至焉。以吾无

为而得之，宜其人之戚尔也。抑尝推昔朝廷之于士大夫，苟非甚过极恶，未尝不欲曲受而

优容之，万不得已，则又非深放远屏，无以启其摧痛自反之忠，古之人臣，思尧君而心魏

阙者，每倦倦于畎亩之间，江海之上。彼萧墙之内，固有负不扶不持之忧者多矣。然则甚

疏之者，乃所以甚亲之也。于此，见圣王忠厚之至也，而居者从未思也，思而或未之求也。

寓斯土而登斯亭者，有能驱去流俗之态，涵养孤忠之气，把酒赋诗，凭高瞰远，反而

求之，何往而不得所适哉，又岂独夸结构之华，从临眺之乐而已。于是记之，俾刻亭上，

后之览者，其不参有所感发矣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今授将仕佐郎、海北海南道肃政

廉访司管勾、承发架阁库兼照磨高平范梈文。承直郎、佥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事燕山大

都题额。

海角亭记

伯颜

古合浦，汉名郡也。地属南海，乃百粤之分。韶广以西，朱崖以东，水万折而归之，

故以海角名，其涯涘未易量也。唐改郡为廉州，何哉？盖谓汉有孟尝守，政善革弊，珠徙

复还，因易廉名以取律贪之义焉。自是，牧是邦者多京师人物，或以名节著，或以德行称。

其为政之最者，有七贤守，孟居其先。邦人爱慕，立祠岁祀，到今不忘。宋改州治于海门

镇，复为廉州，领廉州合浦军事，为中州，隶广南西路。

夫如是，概不可以僻远论。考之图志：廉之境土称善，民俗称淳。询人才，当时则有

水部侍郎、王宫教授，继而掇巍科，陟上庠者，代不乏人。采土物，则有盐生于潮，可以

充国用之须；珠产于池，可以广土贡之入。至若有城壁为之藩屏，有官府为之纪纲，虽临

而交趾，交人俯首不敢窥，濒而大海，海寇垂尾不敢犯。其为海角也，假曰：“去天万里，

孰得而眇之欤！”昔人以是名亭于城之西南隅。陶弼有诗云：“骑马客来惊路断，泛舟民去

喜帆轻。虽然地远今无益，争奈珠还古有名。”诵其诗则知名存而不没者系乎人，势穷而

有通者系乎地。惜乎亭址芜而铭石缺矣。谁其兴之，谁其废之，有以作之，无以述之，悲

夫！



逮至元朝启运，四海混一，别广西暨海之六州三军，析而隶海北南道，改本州为路，

总管府亦属焉，而廉之名如故。向匪天相地灵，何以流芳于千百余载之下而不坠耶？延祮

丁巳秋，本道分究按治，访郡耆老，讲求还珠故事，佥曰：“海角有亭，为此设也，今废

也久。”乃勉之，仍旧贯。亭成，请志，以俟来者。延祐七年庚申夏，予钦承宣命，来从

京师，任居牧长。莅事之始，稽古因革，询民利病，允可兴除者，次第举行。一日公暇，

临斯亭，览风土，慨然激思古伤今之叹。视亭虽兴，□陋弗称，非所以光前显示后也。或

□□□亭之北，疏导州江，绿云水绕。亭之西南，旧有金波桥，岁远亦废，民每病涉。于

是谋诸僚属，相协经理，与亭并增广之。乃率先捐已用，不费官工，不妨农口。

毕成功千里之奇，观夫亭以地胜，古人之取其水光月色，上下辉映，足以临流赋诗，

对月把酒，一时之乐耳。仕宦而家于万里之外，宅千里之寄，不思为国计，不思为民忧，

而希一时之乐？兴尽悲来，曾无感乎？噫！汉一孟守，奚为而得名声于南粤之简哉？后之

登斯亭者，有能剔垢磨光，扬清激浊，宁忠心以报国，毋顾身以忘民，胡功不成，胡名不

立，罔俾有邦专美孟尝，于是乎记。时至治壬戌孟秋吉日，奉议大夫、廉州路总管府达鲁

花赤兼管内劝农事伯颜重建。

○明
登海角亭

汪广洋

海角固云远，人生罕见闻。

一亭开澒洞，四壁动尘氛。

月暗鱼龙伏，天晴岛屿分。

比来舒老眼，浩荡气凌云。

太守箴
[5]

刘之龙

维明运昌，万里职方。贵山富水，咸入版章。

建邦置守，肇于庄皇。守称牧伯，古并诸侯。

秩二千石，下邑缀旒。朱旛熊轼，五马优游。

召父杜母，汉为循吏。渤海颍川，蒸蒸平治。

五袴歌成，两岐麦瑞。河北渡虎，合浦还珠。

蒲鞭化洽，竹马信孚。甘雨随车，卧辙载涂。

帝咨民艰，实重师帅。岂以遐荒，德泽疏窒。

眼前赤子，乡邻同室。鸟言卉服，上世淳风。



带牛佩犊，化导之功。夙夜匪懈，其政自通。

畏彼四知，坚此素节。一鹤相随，悬鱼比洁。

酌泉而爽，勿淄于湼。东海严卿，晋阳臧彪。

德让君子，鸾凤其俦。惟胞惟与，疴痒噢咻。

三代斯民，直道无斁。何武去思，冠恂愿借。

一体惟怀，谁其有隔。我思古人，视履不愆。

子况异等，文翁育贤。休声浃兹，吏治斡旋。

噫嘻小子，麟符斯辱。画诺是资，素餐惟局。

爰疏鄙箴，诵言司仆。

珠池叹（并序）

顾梦圭

廉州平江、青鸾、杨梅乌坭、断网等池，雷州乐民池，产珠地也。先朝率十五六年，

或十年一采，始得美珠上供。迩者三年再采，珠已竭矣。所得皆碎小。藩臬有司并受诘责。

不知此物生息甚难，取之太频，安得圆美？每采，费舟筏兵夫以万计，顽悍之民，因缘为

盗。今雷、廉凋敝已极，采取不止，将有他虞。余承乏摄此事，傥议复采，当疏闻圣明，

必不以无益害有益也。

汉家嫔嫱无丽饰，南海逍遥养泉客。

昭阳新宠斗新妆，照乘之珠苦难得。

孟尝美政龚黄班，今人反怨珠来还。

玺书三年两颁降，骊龙赤蚌皆愁颜。

往时中官莅合浦，巧征横索如豺虎。

中官去后玺书来，谁诉边陲无限苦。

野老村童不着祥，四山戎马夜纷纷。

竹房无瓦瓶无粟，犹折山花迓使君。

题还珠词

俞大猷

先是合浦珠去，遂罢采。及公为令，珠还，邑人祠之。而采珠之役复兴，为廉民苦矣！

合浦珠还事亦奇，廉民从此患疮痍，谁能为我逐珠去，我与斯民共视之。



还珠亭记

李骏

合浦古郡也，今为县，隶廉州府。旧有亭曰还珠，盖以表孟尝之异政也。亭在今府治

东北还珠岭下。屡经兵火，漫不可识。景泰五年，郡守江右李君逊始构地于稍南而作新之，

既建亭其中，又立祠其后，工力费用皆措置有方，民悉欣然从事，无有怨咨。经始于是岁

之冬，落成于明年之夏。适予按部斯郡，遂以记。

请予惟州郡守吏，秩不贵于诸侯而势等尔。诸侯始封其地，大者不过五百里，小者仅

百里而已。今郡地至于千里，州犹不下数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巨细，金谷之出纳，教化

之张弛，皆悬于长吏之贤否，故以择吏者慎之。方汉室既东，政尚督责。当时之为郡者，

率皆衄于货宝，专务诛求。由是含胎孕珠之蚌亦皆苦之，而徙于他境，为政之弊，一致于

此，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独孟君之来也，去其害而兴其利，通其政而和其民；礼乐教化

之具毕修，愆伏凌苦之灾不降。由是人无瘥札，物无疵疠，虽池中产珠之蚌，尝徙于他境

者，亦皆感之而复还。夫以无知之微物且然，矧民吾同胞者，在当时宜无不被其惠爱矣，

民无不被其惠爱。凡政之悬于郡长者，亦无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诚可谓东汉守吏之最，

而足以师表百世者也。

今去孟君几千百年，而人之思孟君者同于一日，则知善政之感于人心，殆千载一时而

未尝有所见也。今李君能因民心之所同，而复新斯亭以示劝，因表其义以励俗，则其为政

亦未必不取法于孟君焉。

七贤太守祠

吴礼

郡以廉名，太守所致也。古有廉山、廉泉，故自东汉以来皆选廉士为郡，名实相应，

遂改合浦为廉郡焉。府城东偏立七贤太守祠，列位奉祀曰孟曰谢曰苏曰颜曰丁曰高曰季，

皆前代德泽施于民，相传祀事而不能忘也。志书毁于兵火，无以考据，唯珠还合浦著载方

册者，孟尝也。每遇水旱灾寇，郡人祷之应如影向，岁久祠宇倾圮而木柱尚存，至正庚寅

春，通守龚侯来莅是郡，首谒祠下，念前贤遗泽，惕然于怀，欲兴废而鼎新之，疑六贤不

知名谥，旧无缯像，岁时典祀无以致如在之诚，咨嗟久之。余始视事之曰，侯以是告余曰：

不然。前代立祠褒封，郡人事之久矣，宜神明之佑人也，如星月之在天，风雨晦冥，宜人

莫之见而照临之，德未始不及于人者也，又何待睹容光而后瞻拜哉。昔萧敏中为建阳县令，

问邑之先贤，得陈师道、陈仲修、游定夫皆以文学风节称，立三贤祠而祀之，去职之后，

邑民思萧令之贤足以配三君子者，遂更其榜为四贤堂。为令侯追慕七贤之遗风，重建祠宇，

使郡人得专祀之，他日必有思侯之德陈而榜为八贤，报侯之德于无穷也。侯文名殊奴，字

仲晔，京师人，廉简易直，无愧于七贤云。



乞罢采珠疏
[6]
（节选）

林富

臣日夜惶惧，窃以官何为以此时而议采珠也？何不以珠之不可采告之陛下也？盖珠有

不可采者三：一日理，二日势，三日时。不可采而不采，陛下之心也。知其不可采而不为

陛下言之，臣之罪也。臣闻之，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

足。夫不害有益，无益且不可作也；不贱用物，异物且不可贵也。但无益之作，未有不害

有益者；异物之贵，未有不贱用物者。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圣人审轻重之理，终不

以此易彼也。故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渊，正为此耳。且自有珠池以来，祖宗时率数十年

而一举，天顺年曾一行之，自弘治年始一行之，自正德年又始一行之。夫祖宗时非不用珠

也，而以为无则不必用耳；非不采珠也，而以为不可采则止耳。陛下法尧舜、法祖宗，而

偶不得推类于此，必有大不当于陛下之心者，此臣所以断之以理而知其不可采者一也。

且珠之为物也，一采之后，数年而始生，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故禁私采、

数采所以生养之。自天顺至弘治十二年，珠以成老，故得之颇多。又自弘治至正德九年，

珠半老，故得之稍多。自正德至嘉靖五年，珠尚嫩少，故得之甚少。今止隔二年，尚未生

长，恐少亦不可得也。五年之役，病死者几人？溺死者几人？而得珠几何？或者谓以人命

易珠。今兹之役，恐易以人命，而珠亦不可得也。此臣所以度之以势，而知其不可采者二

也。

臣又体得广西地方盗贼纵横，蛮僚盘据（踞），田土荒落，调度频繁。凡宗室禄米、

官军俸粮，大半仰给于广东。近者，斯田之役，其取之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广东者，广西

之府藏也。府藏空则人命危矣。目今岭东岭西两道地方所在，饥民告急待哺，申诉纷纭，

盗贼乘间，窃发馈饷，自赡不暇，而广西夷落，万一靡宁，则调发转输又未有息肩之期。

而于此时复以采珠，坐令某府某县派银若干千两，某府某县派夫若干千名，某府某县派船

若干百只，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必无。此臣所以揆

之以时，而知其不可采者三也。

夫圣人之举事，本之以理，而乘之以时势。理者，事之经也；时势者，事之因也。理

则可，时势则未可不可也。理则不可，时势则可不可也。而况理与时势无一可者，故臣敢

断以为不可，而知陛下亦必以为不可也。昔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砻献大珠，诏却之曰：

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文砻不竭忠宣力本朝，而远献大珠，以

求幸媚，封以还之。元仁宗时，贾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为言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

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夫

二君，庸主也，而此一事偶尔得之，则臣不敢以为非也。陛下聪明睿智仁孝恭俭之主，而

此一事偶尔行之，则臣亦不敢以为是也。或谓臣能言其不可，而不知珠之用，为成造王府、



妃珠冠等项而取，亲亲恩典，终不可废，恐难遽止。

臣以为陛下之于诸王，宠之以恩礼，结之以忠信，厚其禄饩而通其情，不违其所欲，

且使其知陛下不以仪饰而略恭敬，不以绮丽而伤俭素，亲亲之情，弥久弥笃，又何论一冠

之轻重耶。况该监题称库内尚有余剩扁小珍珠，是犹可以备饰冠之仪，亦未遽至缺乏，如

少俟数年，池蚌渐老，民困少苏，徐取而用之，则陛下亲亲之义，爱民之仁，用物之节，

亦并行而不悖矣。臣又思，上用偶缺，该监请办，拟而行之，于例固无不可者，而时势不

可则非。臣在地方者，不能知陛下固难悬断而不可知也。故曰知其不可而不为陛下言者，

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按沥肝肠，竟持三不可之说，冒昧尘渎，伏愿陛下法古先

以恭明命，昭令德以示四方，尚恩礼而笃宗亲，敦朴素以远珍丽，省财力以厚黎元。乞敕

户部再加查议，将采珠一事暂赐报罢，则一方之民不觉鼓舞更生，而海滨岭表咸歌尧舜之

圣矣。

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疏
[7]

林富

事臣照得广东滨海与安南、占城等番国相接，先年设有内臣一员，盘验进贡方物。廉

州府合浦县杨梅、青莺二池，雷州府海康县乐民一池，俱产珍珠。设有内臣二员，分池看

守，前项各官或用太监、少监、监丞，初无定衔。成化、弘治年间，乐民珠池所产日少。

至正德年间，官用裁革，惟廉州珠池一向存留看守。臣窃计各官供应之费，市舶大监额编，

军民殷实，人户各五十名，而珠池役占不减其数，珠池大监、额编门子、弓兵、皂隶等役，

而市舶所用亦不为少。及查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

舶大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迫番舶既至，则多方以攘其利，提举衙门官吏曾不与

知，万一启衅，则该管官员固有莫知其由而反受其咎者矣。况历年额编殷实，及所占匠役

无故纳银以供坐食，为费不赀。珠池约计十佘年一采，而看守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

年动以万计。割黄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所得珍珠几何？正谓所利不能药

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也。

臣故以为市舶、珠池太监，俱不必专设，以贻日后腹月削之害。市舶乞敕巡视海道副

使带管，待有番船至澳，即同备倭提举等官，督率各该管官军严加巡逻，其有朝贡表文见

奉，钦依勘合，许令停泊者照例盘验。若自来不曾通贡，生番如佛郎机者，则驱逐之。少

有疏虞，听臣纠察，庶几事体归一，而外患不生。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

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住扎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

城，或致久妨几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辄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

以为不如命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其珠池乞敕海北道兵备官带管，既系所管，汛地又免编

役供需，禁命易及，民困可苏。若谓珠池乃宝源重地，宜委内臣看守，诚恐倚势为奸，专



权生事，宪职不得禁诘，诸司不敢干预，非惟费供亿之烦，抑且滋攘窃之弊。故臣愚以为

不如命海北道兵备官带管之便也。

伏望皇上轸念边方，军民穷困，特敕该部从长查处，将市舶珠池内臣取回别用，其额

编军民股实，人户及占匠役并门皂隶等役尽数裁革，仍乞降救巡视海道及海北道兵备官各

行严督。官兵巡察以待抽盘，看守以待采取，则省内二员费，不啻齐民数十家之产，而地

方受惠，边缴获安矣。

林公德政碑

林文

夫子以政令刑罚为化民之务，而必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传循吏者，仁厚之士凛凛

德让有捍御之功，自安乐之有富教之，寔自咏叹之可多人能哉。于今见林侯未相识也，后

读郡守饶君秉鉴新城之记详，其行事文其后，司训许君文烨以文笔之书请记其德政之碑，

益知其详。

侯名锦字彦章闽连江人，庚午乡试第，授廉之合浦训导，正身立教，廪庠生多从问学。

天顺庚辰蛮寇起海滨陷郡县，灵山当其冲，尹丞先事去都，宪叶公时巡抚两广，檄侯来署，

侯视南郭外，民居处数十家而城中、县治、军营之偏塞无有隙也。丞命取木于山，环民居

树栅五百余丈，为之保障，岁且不登，多窘衣食，倾仓赈给，无有空乏，无何满秩之京，

寇毁其栅，民溃入山林，往往相泣也。叶公具其绩于朝，请授知县事，诏从公言，民闻知

相率来归，于时寇势纵横剽掠无虚日。侯躬率民壮随所至往御，明年壬午正月于战于罗和

水口，败之，闰月又败之。墟黄岗岭下五月晦前二日，大败之。新庄前后俘斩近六百人，

邑以无虞。乃谕民拔木栅筑土垣，因旧城开之，上具睥睨，铺下通重门，外壑深壕，迁县

治于其中，安危偕之，费巨财，不告匮役，烦民不言劳而笑语嘻嘻式歌且舞，谓他邑灾害

之相仍，而我耕樵时事，鸡犬相闻也。

侯事神、育材尤所加意，大成殿南北坛倾颓久矣，修饬如新，建学后堂，开两斋为纮

诵所，戎事稍暇，坐其上，问难经旨，讲肆礼义，民多往观，久则服其教。婚有时，丧有

制，蒸有序，孝友有节，尊卑有秩，邹曾雅俗倏尔荒服见之。侯贤于人远矣，然侯之治小

邑，耳得郡佐之千里刁斗之息矣，得藩佐之一方衽席之安矣，而询其设施次第，初不事刑

罚之严，捐之以俸，富室输财先之以身壮夫效力。

夫子语子路先之劳之，侯之用矣。子路以政事名而其志曰：千乘之国，加之师旅，因

之饥馑，为之三年，有勇且知方也。门人尚述之（示以）后世，林侯之贤不有述之为善者

几于怠乎。故不拒父老之请，次第其辞，刻诸石。



采珠行（并序）

林兆珂

先大父少司马公之总制两粤也，疏罢采珠，搋中官柄，廉人至今尸祝之。兆珂来守是

邦，故老犹读采珠中官作威状，咸颂先大父之德不衰。兆珂不敏，不克承先志，惧承平日

久，未悉中官恶焰，仍蹈前辙为民害，爰系以词，不计工拙也。

骊龙惊徙鲛人愁，冯夷海若声啾啾。

七采珠玑合不得，重重贝阙遭冥搜。

汉家神武威荒服，越人来贡珊瑚熟。

武皇南顾廑宸衷，节钺权寄貂珰属。

太清明月薄蟾蜍，诏书南下大征珠。

岁发金钱三百万，渤湃横天尾舳舻。

倏忽狂飙吹浪起，舵折帆摧舟欲圮。

哀哀呼天天不闻，十万壮丁半生死。

死者长葬鱼腹间，生者无语摧心肝。

群起争赴鼋鼍窟，那顾安流与急澜。

鲛鳄磨牙竞相向，积血化为海水丹。

恨不远从辽海戍，纵往死地死亦宽。

今秋天半朱霞赫，内府奇珍应可得。

万落千村半已残，后宫犹未增颜色。

内使自称王爪牙，怒目恣睢限严勒。

我祖白简弹中官，九重天子变龙颜。

诏下明光罢开采，貂珰失色旋长安。

吁嗟乎！“以人易珠”人不见，烟水茫茫寒一片。

若使今日孟尝来，珠去无还翻所愿。

合浦

钱子正

精诚感物物何知，一德能回造化私。

人去似闻珠亦去，月明长为照空池。



送戈勉学太守之廉州

朱诚泳

天家有诏起龚黄，暂抚东夷近海乡。

夹道旗亭榕叶暗，绕城村落荔枝香。

扶桑日上春无瘴，合浦珠还夜有光。

壮志不须嗟远别，男儿出处付穹苍。

孟太守祠

甘泽

为官合浦去珠还，万古流芳天地间。

富贵心轻犹敝屣，贞廉名重并高山。

来时岭外神明惧，去时辕前父老攀。

自是仁民恩到骨，至今祠屋祀天南。

廉江

饶秉鉴

长江来浩浩，何事得廉名。

自是源常洁，因之流也清。

浪浮云影动，波静月华明。

寄语沧浪客，于兹好濯缨。

孟太守祠

饶秉鉴

当代临民日，贤声世共传。

化行千里郡，珠还九重渊。

祠古人犹仰，庭空雀自喧。

柩衣重瞻拜，怀感思悠然。



还珠亭
[8]

饶秉鉴

登亭试相问，珠去若为还。

自古仁恩洽，宁非气化关。

声名千古后，风景四时间。

我亦为民牧，于今鬃已斑。

海角亭

饶秉鉴

昔年曾到天涯驿，此日重登海角亭。

共喜遐方多胜概，谩论边郡得廉名。

孟尝事业谁能继，马援功名独见称。

天关遥瞻浑咫尺，夕阳回首寸心倾。

南浦生珠（二首）

饶秉鉴

一

南浦茫茫接海洋，明珠海底久珍藏。

贝宫漫说生明月，鲛宝宁知有夜光。

二

瑞采晓胜波潋滟，蚌胎时吐水苍茫。

也知至宝难长晦，万怙于今拥帝旁。

还珠亭

林锦

合浦还珠世所称，危亭移建事更新。

若将物理论孚感，一代恩波一代人。



海角潮声
[9]

朱勤

孤亭近海海门隈，时听潮声海上来。

万水有波俱喷雪，九天无雨自呜雷。

沙头震动鸥群散，枕上惊残客梦回。

消长古今同一理，险夷犹自在灵台。

还珠亭

赵瑶

瑞采含辉水一湾，珠生老蚌济民艰。

曾驱万命沉渊底，争似当年去复还。

大廉山

吴廷举

危途疲马信间关，合浦埋轮十日间。

国有仁贤惟宝在，家无担石比珠还。

秋声近与江声接，景色宜兼曙色看。

行李纷纷游宦子，几人不愧大廉山？

阳江避热入海，至涠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

汤显祖

春县城犹热，高州海似凉。

地倾雷转侧，天入斗微茫。

薄梦游空影，浮生出太荒。

乌艚藏黑鬼，竹节向龙王。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

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

闪闪星河白，盈盈烟雾黄。

气如虹玉迥，影似烛银长。

为映吴梅福，回看汉盂尝。

弄绡殊有泣，盘露滴君裳。



珠池篇，赠房师廉州司马耐庵庄先生北上引兄
[10]

罗天尺

南海古称珠玉乡，光生日月为火房。

蚗蠪养胎吐光怪，大能照乘小明珰。

内蕴真阴有灵气，宝光自能识贪吏。

天吴一夜海水移，蛟人尽化穷民泪。

当今孟尝为我师，廉州持节分虎符。

誓心自欲贪泉水，赠客为书荔子图。

使君来作珠宫长，明珠一一归象罔。

撤去任悬龙□装，探来更向罗天榜。

珠江万顷广州东，珠崖咫尺琼州中。

烛天夜夜冲牛斗，五色迷目安能穷。

我本渔人持鱼目，暗中品题混千斛。

天水簸光漾韩潮，声价增华耀楚璞。

使君持我比池珠，媚川自爱清光殊。

献之明堂不得价，弢光敛影仍江湖。

今年天上月将满，使君名入山公欸。

岭外水街见一条，天下清官来五管。

自愧不能称纪事，随公内府书元秘。

又恨不能联五星，上为天下贲文明。

羡公胎珠本如月，同月圆兮不同缺。

他年悬向白云端，更望台光照东粤。

清乐轩

康基田

白鸥海上来，偶逐孤云住。

迁客本无家．乃有诛茅处。

碧藻戏游鳞，明霞掠飞鹭。

云构已云颓，清辉宛如故。

真一酒曾倾，瓶笙诗独赋。

神交溯前修，风流有余慕。

漂渺化人台，烟空出江湖。

风泉泻幽壑，鱼鸟同旦暮。



沧浪濯吾缨，试问芙蓉渡。

廉州纪事

康基田

廉州治东十里青牛城，古越州城也。秦为象都地，三国吴易治珠官。州之名廉，以大

廉山得名。宋成平初，始建今治于廉江东岸，扼塞海北，远镇交南，岭外诸郡之莞枢也。

山自大廉左旋，水由郁林右折，大海涌其前，山平土沃，农桑鱼盐之利，甲于他郡。唐宋

以来，夙称繁富。前明永乐间，甲科尤盛。自宣德后，渐以不振矣，四峒外叛，山海寇盗

窃发。景泰、天顺之间，八寨流寇出没。灵山、合浦、石康境上，安南叛服不常，招引倭

寇，或啸于山，或横于海，奔行南北，焚掠墟市。向时殷繁饶裕，称为乐土者，为战场，

为牧地，为逋逃渊薮，历乱二百八十余年。我朝武功耆定，始平海寇，扫荡施党余孽，擒

方云龙、朱权啸聚之众，而贼氛始靖。廉民生聚至今仅百余年耳，山泽之土未尽垦，诗书

之气未尽复，凋敝之民未尽乐生也。癸巳余奉命守土，目击心忧。谋诸父老，复古卫民墟，

筑庐舍二百余间，招徕商贾，寻龙江故道，引源头水自龙津桥西流至城南，入于廉江。江

之南有海门书院，学舍为江水所啮，移置北岸，延名师训课。

廉濒海，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晨夕雾昏，春夏雨淫，人多中湿。城内水道

闭寒，民间池塘围筑断流，一通淋雨，水无所出，居民土屋即圮，瓦砾弥望相视。城东旧

有洞，湮塞已久，亟为疏之，宜泄城内池塘，并入于河。先由城西隙池凿沟，自北而南引

水，环绕东注，开城北水塘，转东南下，合西来之水汇流，由水洞出口。沟东西立桥，水

潆学宫如带，随桥立坊，又建重楼五楹于城东南，祀奎宿以应文明。规制略定，乃制公廨。

边疆要地，观瞻宜肃，于是廓新中堂，建谯楼五楹，用符体制，增高后堂使与楼称。东西

加筑吏舍。不数月，内外诸工以次告竣。

夫治事者，法也。行而宜之者，心也。有行法之心，而后有宜民之法。太守职在亲民，

民间利弊疾苦，下至日用琐屑，求所以宜民者，无虑不知，知而不为，与不知等，为之而

不尽其力建树，有所振兴，每怀战惧。顾念三廉，僻处南服。南望海角，西望天涯，名人

辙迹所不到，津要所不通，惟赖长民者，扶持振作。事非一端，纪其莅治所有事及殚力究

心，稍有补于民生日用者，具列始末，使后有考证，补其不逮，是余之幸也。故记之。

还珠亭赋
[11]

仇蕴成

杂山川之秀丽，本天地之涵濡，钟异品于南粤，产奇姿于海隅。三池成毓，两汉顿殊。

水德钟灵，圆缺应天中之明月；川流献媚，去来唯海底之珊瑚。老蚌成胎，处清流而自足；

骊龙未睡，翻巨浪而无虞。于是舟予扬风，鲛人泣玉，握自掌中，来从水曲。取诸水而裕



如旧，于人而各足，莫不共乐清风，咸安仁俗。空亭苍莽，残碑半没青烟。太守清廉，利

水犹传芳躅异乎。患避涸鱼已得深渊而不返，恍乎跃同神鲤相邀，汲浪而俱还。秋来兮，

烛天所当藏以御火；月满兮，腾地奚可诈而度关尔。乃信及豚鱼，称循良于不朽；功回蚌

蛤，志盛事于无垠。几经代变时迁，姓名犹在；任彼星移物换，亭角维新。其为地也，下

临江渚；其为阁也，上摘星辰。风飘飘兮入耳，水渺渺兮生春；或登高作赋，或洗盏饮醇，

谁不临流慨慕，望古怆神。珠不胫而还水，亭半壁而蒙尘。今者欣逢景运，屡庆丰年，光

华远被膏泽，丕宣不求异物。所宝惟贤，孰不思效凤衔贡，一双于殿内。欲同鱼报照十二

之车前。合浦长流孟氏之芳规，虽邈明珠在握，名臣之劲节，宛然苟其兴于今日，又奚让

乎。我先对河清而浴德，抚海角以完名，将见人杰地灵，百族呈其瑞，山辉川媚，八珍显

其精。开无穷之铁网于沧海，收满腹之珠玑于羊城矣。

登还珠亭有怀孟伯周太守

黎瘦林

步上珠亭眺珠浦，珠光射目照环堵。乃知斯处显奇人，动地惊天亘今古。忆昔当年二

千石，诛求无艺政如虎。明珠尽徙去他方，民食生怜绝绮釜。福星照耀驾频来，下车遂即

施霖雨。闾阎沐泽一时齐，恩流洋溢廉州普。蚌胎含孕复知归，快洽民心争鼓舞。筑亭因

以表官风，遐迩过从皆仰睹。琴鹤清高迈昔贤，试问几人能继武，银章愧煞空簪组。

题海角亭

吴兴祚

未经海角处，何以识天涯。夜汞潮推月，秋高浪卷花。

名心争似水，诗思蔚如霞。极目空亭外，经华望转赊。

海角亭晚眺

鲍俊

天南地尽海溟蒙，海角亭高锁远空。

树色连云围郭绿，波光浴日射桥红。

清歌渔叟惊沙鹭，终古才人感雪鸿。

安得坡仙瞻万里，同敲铁板唱江东。



珠浦杂咏（二首）

马倚元

一

西南半壁尽流沙，多少贫民也住家。

贩得鱼盐齐趁市，终年海上足生涯。

二

当年底事设珠场，为采明珠百亩荒。

却喜近来珠不返，依然生计重农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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